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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鸡们已经安静下来! 只有个别母

鸡喉咙里偶尔呻吟一声" 像是松了一口气"

又像是感到了下雪天冷!

周天杰伸手把鸡窝门口铁条之间的距

离试了试 " 再 次 确 认 " 如 此 狭 窄 的 缝

隙 " 黄鼠狼的脑袋是钻不进去的 ! 黄鼠

狼来了 " 只能闻闻鸡屁 " 只不过骚扰一

下而已 " 鸡们大可不必惊惶失措 " 大呼

小叫 !

回过头来" 周天杰循着黄鼠狼留下的

印迹" 向黄鼠狼追踪而去! 他追踪到白菜

地那里" 又追踪到菜园的篱笆一角" 就不

见了黄鼠狼的踪迹! 菜园的篱笆比不上鸡

窝严密" 篱笆有的地方空隙大一些" 黄鼠

狼进出都不成问题! 周天杰这时候想" 他

要是有一条狗就好了" 狗可以循着黄鼠狼

的印迹" 嗅着黄鼠狼特有的气息" 一直追

到黄鼠狼的老窝" 把讨厌的黄鼠狼揪出来!

人类老是觉得自己厉害 " 好像无所不能 !

其实拿嗅觉来说" 人的鼻子比狗的鼻子差

远了! 狗的鼻子可以闻到十里以外的气息"

而人的鼻子呢" 连女人排卵的气息都闻不

到! 人鼻比狗鼻" 人的鼻子跟瞎鼻子也差

不多!

周天杰没有马上回屋睡觉" 他退到门

口的台阶上" 还要观察一会儿" 看看狡猾

的黄鼠狼还会不会来捣乱! 老母亲天天坐

的圆凳子还在门口一侧放着" 他没有坐凳

子" 就那么站着观察! 凳面上积累了厚厚

一层雪" 看上去凳子上像放了一个巨型的

发面馒头!

倘若只是阴天" 没有下雪" 外面会漆

黑一团" 跟井下的工作面差不多! 一下雪

就不一样了" 雪花子毕竟是白的" 在空中

荧荧闪烁 " 使夜幕看起来不再那么密实 !

雪花子比不上萤火虫" 不像萤火虫那样会

在夜空中发出淡黄色的萤光" 但也不能说

雪花子一点儿光也没有" 不然的话" 天空

怎么会显得有些灰白呢#

地上的白更明显些 " 白雪铺在地上 "

像铺满了遍地月光! 如果没有 $月光%" 菜

园里或许什么都看不见& 有了 $月光% 的

关照呢" 菜园里的一切似乎都能辨认&

白菜还长在地里" 没有往屋里收& 每

一棵白菜都包了头 " 都用红薯秧子捆住 "

长得瓷丁丁的& 这样的白菜不怕冻" 在地

里长得到过春节都不会烂帮子& 白菜上落

了雪" 但积雪暂时还没有把白菜埋住& 每

一棵白菜都有些发胖" 都像一尊大腹便便

的雪人&

雪落在蒜

苗上" 几乎把

蒜 苗 覆 盖 住

了& 伸展的蒜

苗等于是蒜苗

的手臂" 手臂

上的分量在一

点一点增加 &

一开始" 当分

量增加到一定

程度时" 蒜苗

的手臂还欢呼

似地抬一下 &

当分量增加再

增加" 蒜苗的

手臂就抬不动

了" 只得垂下

来 & 但总有个别蒜苗还奋力把手臂举着 "

仿佛在高喊' 我在这儿呢(

菠菜和韭菜是看不见了" 它们被积雪

盖了个严严实实" 连一只耳朵" 一根头发

都不曾露出& 它们一点儿都不着急" 相反"

身上如同盖了一层被子" 使它们觉得很温

暖" 很舒坦" 很美气&

屋里的灯光老吴没有关掉" 灯光从窗

户透出来" 映在雪地上" 是一方桔黄的颜

色& 飞雪一进入灯光所能映照的范围" 也

都变成桔黄色" 顿时显得十分活跃&

周天杰在雪地里撒了一泡热尿" 打了

一个寒噤" 才回屋去了& 屋里的灯很快黑

掉&

黄鼠狼没有跑远 " 更没有回家睡觉 "

它趴在一个洞口处" 一直在观察周天杰的

动静& 黄鼠狼不怕下雪" 不怕冷" 它外面

穿了一件黄色

的 长 绒 皮 大

衣" 贴身还穿

着灰白的短绒

皮袄" 把自己

武装得相当暖

和& 长绒皮大

衣和短绒皮袄

都是它入冬后

刚换的新装 "

如同小孩子都

喜欢在过节时

显摆自己的新

衣裳" 黄鼠狼

也愿意在下雪

天把自己的新

装展示一下 &

长绒皮大衣的特点是不粘雪" 雪一落在上

面就滑掉了& 短绒皮袄的特点是保暖" 风

雪严寒都别想穿透它& 黄鼠狼还随带着一

条长长的) 膨松的) 价值不菲的围脖" 那

是它的尾巴& 一般情况下" 黄鼠狼并不把

围脖围在脖子里" 但它必须随身携带" 仿

佛只有这样" 才能显出它的富有和姿态的

高贵& 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越是下雪天

黄鼠狼越来精神& 有的人是人来疯" 黄鼠

狼是雪来疯&

见周天杰一回屋 " 屋里的灯一关掉 "

黄鼠狼旋即又从洞口钻进菜园& 进入菜园

后" 它没有马上向鸡窝扑去" 而是钻进白

菜地 " 在雪人一样的白菜之间潜伏下来 &

它还要步步为营" 作进一步的观察" 看看

鸡的监护人" 那个精明的老家伙" 是不是

真的回屋睡觉去了& 黄鼠狼深深懂得" 别

看人只有两条腿" 人是很狡猾的" 是最难

对付的& 老家伙也许是虚晃一枪" 装作回

屋睡觉了" 实际上却躲在窗户后面" 正瞪

大眼睛往雪面上观察& 说不定老家伙手里

还握有一杆猎枪& 如果那样的话" 它的命

能不能保住就很难说了& 黄鼠狼不止一次

领教过老家伙的恶毒& 有一次" 老家伙放

一挂新鲜鸡肝在鸡窝门前" 诱惑它" 让它

吃 & 它只是嗅了嗅 " 没有吃 & 它嗅出来

了" 鸡肝里有一种毒药的味道& 亏得它留

了一个心眼 " 没有贸然吃鸡肝 " 不然的

话" 它早就完蛋了& 还有一次" 老家伙在

鸡窝门口布下了一个大号的铁夹子& 亏得

它小心谨慎 " 心明眼亮 " 及时发现了机

关" 没有往铁夹子上踩" 要不然" 它的皮

毛和尾巴早就变成围在老家伙老婆脖子里

的围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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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还在静静地下" 地上的雪越积越厚&

黄鼠狼又观察了一会儿" 确认老家伙真的

睡了" 并似乎隐隐听见老家伙打起了鼾声"

它才敢向鸡窝靠近&

上一次靠近鸡窝时" 它调转身子" 撅

起尾巴" 露出屁眼 " 冲鸡笼里面放了一

个屁 & 而后 " 把长长的尾巴探进鸡窝

里 " 在鸡窝里搅活 & 黄鼠狼的屁有一种

特殊的臊味 " 臊味作为黄鼠狼的武器之

一种 " 具有非同凡响的能量 & 它的构想

是先拿臊屁把鸡们熏一下 " 把鸡们熏得

晕头转向 " 再对鸡们进行骚扰 & 它明

白 " 它的脑袋伸不进鸡窝 " 嘴巴伸不进

鸡窝 " 要喝到新鲜的鸡血 " 吃到美味的

鸡肉 " 不大可能 & 仅管如此 " 它还是愿

意把可爱的鸡子们骚扰一下 & 比如一个

男人不能和他喜爱的女人睡觉 " 把女人

调戏一下也是好的 & 下雪天它不愿意睡

觉 " 也不能让公鸡母鸡好好睡觉 & 就算

吃不到鸡肉 " 闻闻鸡的味道也是一种安

慰 & 它的尾巴 " 通过鸡窝门口的缝隙 "

可以插进鸡窝 & 别看它的尾巴看上去又

粗又长 " 但尾巴莛子上的毛是膨松的 "

尾巴莛子只是一根小蛇一样的细棍 & 比

如鸡毛掸子 " 鸡毛是张扬的 " 看上去也

有些声势 & 不过那声势是虚的 " 包在鸡

毛里边的是一根细细的竹棍 & 两者的区

别在于 " $小蛇 % 是活跃的 " 而竹棍是

僵硬的 & 黄鼠狼骚扰鸡子们的办法 " 就

是发挥它的尾巴的活跃性 " 搅得鸡子们

不得安生 &

鸡子们都喜欢睡觉" 天就是它们的钟

表" 大钟表" 天一落黑" 它们就钻进鸡窝"

开始睡觉& 平常日子" 它们喜欢睡觉" 下

雪天" 它们更

喜 欢 早 早 入

睡& 外面大雪

纷飞" 把任何

可以吃的东西

尽行掩盖" 它

们不睡觉干什

么呢" 男鸡女

鸡们不挤在一

块取暖干什么呢(

黄鼠狼刚一接近鸡窝" 鸡子们就闻到

了黄鼠狼身上散发的刺鼻的臊味 " 都醒

了过来 & 但它们并没有显得特别惊慌 "

只是小小躁动了一下 & 它们万万没有

想到 " 黄鼠狼这次对它们使用的是新

战法 " 竟撅起屁股 " 对它们放起了臊

屁 & 当臊屁打进了鸡笼 " 着实让善良的

鸡子们感到震惊 & 须知黄鼠狼的臊屁浓

度是很高的 " 恐怕跟传说中的井下超标

的毒瓦斯差不多 " 一遇明火就会爆炸 "

就会大面积死人 & 它们不知道黄鼠狼施

放的毒屁会不会爆炸 " 要是会爆炸 " 那

后果就严重了 & 它们正要掩鼻 " 正要屏

住气息 " 这时黄鼠狼又把它的尾巴伸了

进来 & 黄鼠狼的尾巴伸进来时 " 尾巴上

的毛是抿着的 " 一旦伸进了鸡窝 " 那些

被称为狼毫的毛就支乍起来 & 如果说毛

抿着像蛇 " 一条一般的菜蛇 " 毛一支乍

起来 " 就像是一条蟒蛇 & 蟒蛇当然是可

怕的 " 它张开血盆大口 " 一口吞下一

只母鸡不费吹灰之力 & 鸡子们吓坏了 "

仿 佛 面 临 的 是 被 生 吞 之 灾 " $蟒 蛇 %

刚左右动了两下 " 它们就吓得啊啊大

叫起来 &

黄鼠狼没

想到群鸡会叫

得这么响& 它

只知道那只公

鸡负有每天早

上 打 鸣 的 责

任 " 伸 长 脖

颈 " 叫 得 很

响" 没想到母

鸡们叫得也很响& 看来母鸡们平时没遇到

凶险 " 没被逼急 " 一旦把它们逼急了 "

它们也会直着嗓子大呼大叫 & 黄鼠狼不

敢恋战 " 抽出尾巴 " 转身逃蹿 & 它知道 "

鸡的主人听到鸡的叫声很快就会出来 &

果然 " 屋里的电灯叭地亮起 " 那个身手

还算敏捷的小个子老家伙很快就跑了出

来&

黄鼠狼这一回再次改变战术" 它悄悄

地接近鸡窝" 打屁的不要" 插尾巴的也不

要" 要耐心和鸡子们周旋一下& 它立起身

子" 两只爪子趴着用细钢筋栅成的鸡窝门"

从左边移动到右边" 试试哪个钢筋之间的

空隙大一些 " 试试到底有没有空子可钻 &

它很快试了一遍 " 所有的空隙距离相等 "

它可以探进胡须" 可以伸进一点嘴巴和长

在嘴巴前面的几颗牙齿" 头是绝对进不去

的& 就算把它的头分成两瓣" 恐怕也钻不

进去& 头钻不进去没关系" 黄鼠狼武器多

多" 除了尾巴" 除了尖嘴利齿" 还有爪子"

它的爪子是可以伸进鸡笼子里去的& 它选

择了一个中间的位置" 将一只爪子伸进鸡

笼里去了" 如同向站在最前面的公鸡伸出

了手" 仿佛在说' 哥们儿你好" 咱们握个

手吧(

公鸡当然知道黄鼠狼没安好心" 它对

黄鼠狼假猩猩的示好不予理睬 & 此时的

公鸡完全表现出了一个男子汉应有的英

雄气概 " 它仿佛在对母鸡说 ' 有我在 "

你们不必担心 & 你们都往后站 " 让我来

对付黄鼠狼这个狗日的 & 公鸡对它的三

个妻妾都很喜爱 " 都视为心肝宝贝儿 &

平日里 " 它和它们一块儿玩耍 " 一块儿

吃饭 " 分别和每个妻妾做爱 " 相处得十

分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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